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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唯一没有字幕的演出
谭 盾

! ! ! !编者按：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将于今晚在上海拉开帷幕! 艺

术节组委会和新民晚报 "夜光杯# 联

袂$ 今起推出一组"十日谈#访谈 "艺

术对话#$ 对话亲历艺术节的名人%

大家$ 分享他们的经历与心曲。
问：谭盾先生，您参加了多少次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演出？
谭盾：上海国际艺术节对我来说

就像家一样，记不清多少次了。但是
“扶青”计划很多创新、探索的作品，
总是能够在艺术节演出，让我非常自
豪。

问：您的很多作品都给观众带来
前所未有的创新之感，“作曲”对您
而言是不是一种“创造”？

谭盾：我觉得艺术家就是得创
造，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艺术家时常需
要被提醒。艺术家面临的每一个作品
都是创造，每一次都是挑战。

问：您的摇滚!交响音乐会对您
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谭盾：这场音乐会对我来说最重
要的是，如何重写 "#世纪的世界交
响音乐或者是世界音乐的历史？我们

不写，谁写？过去 $%& 年没人为我们
写，所以世界音乐史里没有包含中国的
历史。我生命的格局就是要打破音乐的
国界，如果没有一部中国的古典音乐、中
国的世界音乐，我作为一个音乐家会感
到十分羞愧。这场音乐会最重要的是摇
滚跟交响的对话、交响跟摇滚的切磋，这
样可以让年轻人走入交响乐的殿堂，同
时也让摇滚乐
音乐家们更加
艺术性、更加
传媒性、更加
古典性。

问：多年来，您为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上带来很多作品，有哪些记忆深刻
或者有意思的事情分享？

谭盾：我们在上海国际艺术节做过
有机音乐、电影音乐，也做过管弦乐、
交响乐，还有实景园林。最有意思的是
中国首部实景园林昆曲 《牡丹亭》 那
次，我们把字幕放到船上，结果整个船
都翻掉，船上的人全掉到河里了。那晚
是唯一没有字幕的一次演出。我们每次
想起这件事就笑个不停。我们经常冒雨
把音乐演奏完，观众在雨中打着伞或者

穿着雨衣看；演出者里面穿雨衣，外面
再套上戏装，很辛苦。

问：做园林《牡丹亭》之前，您尝
试过昆曲和现代的一些乐器相结合吗？

谭盾：园林昆曲是我做的第五个版
本。我最早做昆曲是 '()"年，那时中
国还没有电子音乐，我做了电子音乐版
的《游园惊梦》，通过各种渠道找来了

电子发声器，
把花香鸟语、
风声水声、游
园惊梦的种种
情景，都用电

子音乐做出来和昆曲融合在一起。
问：鸟的声音是同一种鸟叫声，还

是各种各样的？
谭盾：不是鸟，是六件中国的民乐

器：唢呐、笛子、巴乌等发出的声音。
中国最早的音乐多是鸟乐，因为祖先们
认为鸟是天地之间的翻译，所以我们做
鸟乐，希望通过作品让更多人认同环
保，懂得环保的重要性。

问：请您谈谈艺术节对城市的影响。
谭盾：我觉得上海国际艺术节让全

世界的城市都发光，它像纽带一样，把

创意者、投
资者、教育
者和很多艺
术家连在一
起了。

问：前
几天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
节的王隽总
裁和您谈了一个“五年计划”，您在今后
五年的艺术节上会带来什么新作品？

谭盾：我居住在上海十年了，希望
为这座城市奉献更多，表达感恩。上海
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灵感、机会，最重要
的是它给了我们一个未来的舞台。未来
五年，我们每年可能都会在艺术节做一
个非常有意思的作品，比如想把“扶
青”计划从音乐角度做得更加国际化、
全球化；希望把全世界保护“正在消亡
的活化石”———原生态音乐家的计划在

上海国际艺术节落地
等。（郭影 整理）

明日请看与杨丽

萍的对话：《孔雀就
这样走向世界》。

十日谈
艺术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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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的这套房子，位于顶层，南北各
有一个露台。"%%"年入住的时候，花
了一千五百块钱一下子买来许多花草，
将房子的内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惜
好景不长，除了 " 株铁树很“铁”之
外，其他的花草都陆续香消玉殒了。基
本上是一个死法：旱死。之后，也不断
心血来潮地种植过一些东西，也都是没
有好的结果。

我出版过两本书：《家庭花卉的种
植与养护》 和 《家庭花卉的病虫害防
治》。按理说，我种什么死什么的情况
是不允许发生的。但是，我依然可以原
谅自己，因为当初确实是非常的忙。如
果是一般的忙，依然可以早晚浇水。但

我是经常出差，有的时候出去需要半个来月。你可以
想象得到，高楼的露台之上，炎炎夏日里，那些植物
们几天得不到雨水会是怎么一个样子。虽然如此，依
然是屡死屡种。至少刚刚买回来的一段日子里，植物
们是生机盎然的，给人不少的愉悦。
后来，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不再允许长期外出，

我对植物的种植便开始用上了心。除了盆栽的花木之
外，我非常热衷于种菜。花木是半野生态甚至是全野
生态的，相对好养；菜则是完全人工态的，比较难种。
水肥的多与少，播种的深与浅等等，都非常的有讲
究。如苋菜，苗期的时候肥料太多，会发僵而停止生
长；如丝瓜，苗期浇水不当，会引发土壤板结而死亡。
于是我去向有经验的种菜者学习，掌握了不少窍门。
播种的时候，其实是在播希望。虽然说，一年之

计在于春，但不同植物的播种时间是不一样的，一年
之中时时可以播种。所以，用心计划很重要。青菜、
四季豆、扁豆、番茄、茄子、辣椒、苋菜、雪里蕻、

花生、土豆、水稻、葱、韭菜、大蒜等
作物，以及葡萄、月季、竹子、菊花等
花木，都有它们的合适的播种或种植
期。我用小铲子，我用小锄头，耐心细
致地将花盆里面的泥土翻转、敲碎。我

一次又一次地将希望的种子播撒。每当做着这一切，
哪怕是连续干旱，内心也会有细微的雨，润物无声。
那个繁杂的社会远了，那些无厘头的争辩消失了。种
子既然已经播下，那就天天都有希望；种子不断播
下，那就永远都有希望。

种植物，其实就是种自己。你对自己都不用心，都
不爱惜，谁又肯对你来用心来爱惜呢？当两片鲜嫩的子
叶在清晨突然冒了出来，当许多牵牛花在朝阳下整齐
划一地盛开，当一茎开枝散叶的葡萄在蓝色的天空下
硕果累累……你满心欢喜。你看着植物就像看着自己，
你就拥有了完美的今天，也必定会拥有完美的明天。

一半娇阳!一半寒月
汪 洁

! ! ! !推开窗，向外
望，天空，庭院，
树林，池塘，铺满
金光和白霜，那是
来自空间本真的风
景。不是吗？天空洒下庭
院的金光，来自娇阳；不
是吗？树林照映池塘的白
霜，来自寒月。这一生，
朝盼暮思的就是一场人生
的风景，一场你我的永远
不愿醒来的梦想。

一阵阳光下的凉风，
被岁月掠过，还是那年夏
日，在你没有跌落的池边，
水露欲滴，娇阳下的百子
莲，凝固梦幻，怒放鱼沉
碧池的浪漫，柔声穿行在
空气中，而你迷恋着一米
之外的阳光，眼中的池水
照莲，映入爱恨情仇的遭
遇，你追逐着脸上的理想，
如轰轰烈烈的娇阳。

一片月光下的绿雾，
被现实驱散，又是一年冬
夜，在我无需迷失的林中，
光影如初，寒月下的凤尾
竹，大气唯美，沉静雁落
绿枝的芳华，温暖洋溢在
幻觉里。但我唏嘘那一点
即逝的柔波，项背的风声
掠竹，吹起微笑忧伤的夜
曲，我回忆着背上的诗情，
如碎碎念念的寒月。
你，阳光下行走，充

满韵律，激情如火，不问
你为谁而来？只为一次无
悔的斗志。我，月光下演
绎，泛滥偏爱，柔情似
水，不管我为谁而去？只
为一场彻底的感动。这凡
心里，依依，一半如阳的
理想，一半似月的诗情。
这尘世中，总是，一半娇
阳，一半寒月。

海明威曾说：“只有

阳光而无阴影，只
有欢乐而无痛苦，
那就不是人生。”
你我的天地，有娇
阳下的向日云天和

茫茫草原，有寒月中的漂
泊风信和苍苍流水；你我
的灵魂，一生天涯，无论
是娇还是寒，“长衫风满
腔，锦袖雨盘霜，日月娇
寒心，人生飘摇乡。”是
最终在日与月的交替间风
雨飘摇；你我，白天沐
阳，夜晚浴月；人生，日
月山川里，一半欢乐，一
半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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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对瑞士的最初印象缘
于中国改革开放之时，有
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套年
历，'"张开面不大的瑞士
湖光山色，着实吸引着人
们的眼球。通透蓝天洁白
雪峰，牛羊成群山间木屋，
风光旖旎云雾轻拂。阿尔
卑斯山脉，充足的水资源
滋养着欧洲许多国家。

抵达瑞士日内瓦时，
问导游我们团的行程，在
瑞士首都伯尔尼的爱因
斯坦纪念馆去吗？导游温
和回答：“那是肯定要去
的。”心里顿感暖暖的，
于是，想到爱因斯坦与上
海情缘。那是上世纪二十
年代，他两次造访上海并
受到热情款待，交流互动

“相对论”盛况空前。
那天早晨，秋风习习，

首先登上伯尔尼“玫瑰园”
的观景台，伯尔尼老城在
娇艳的阳光下显得分外妖
娆妩媚，浓浓的绿色把中
世纪哥特式建筑打扮得错
落有致，一条阿勒河呈半
圆状流过中欧古城，一股
清新宁静的气息缓缓扑
面。不经意间在山间阡陌
中撞见爱因斯坦那浑身沾
满晨露端坐在长椅
上的铜质雕像，泛
起阵阵涟漪。沿着
古城方向坡道，径
直走向石板弹格
路，杂货街 *( 号。那是
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标。
突然站在门前抬头仰

望，世纪风尘吹散了所有
迷雾，当年爱因斯坦为解
“广义相对论”而苦恼的
神情一闪而过，似乎在向
人们叙说着什么？在三楼
窗前悬挂着爱因斯坦摄于
当时的黑白大照片，目光
炯炯注视着大街上来来往
往的人们。他身后多位获
得诺贝尔奖的人说：“我
们所有人都在爱因斯坦的
庇佑之下。”此话不假，

根据爱因斯坦的发明，创
立的科学理论、前进的步
伐真正照耀了现代文明的
每个角落。墙上铭牌标
明：'((( 年 '" 月 "+ 日
爱因斯坦被评为世纪伟
人。他是继伽利略、牛顿
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物理
学家。
爱因斯坦纪念馆，猛

一看没有什么特别，朴实
无华只是一段段历史映像
片断把人心绪牵住，从平
凡到伟大的演绎，倾诉着
科学家的心路历程。在杂
货街 *( 号又想到了王一
亭、于右任和曾经存在上

海老城厢乔家路上
的“梓园”。在穿
越百年时空中闻到
了旧时气息，科学
艺术的融合，早在

上世纪二十年代，在远东
大都会上海成为事实。此
时在纪念馆不远处的伯尔
尼钟楼钟声敲响。
伯尔尼钟楼，是古城

最老建筑之一。这钟声曾
经陪伴了爱因斯坦无数个
冬去春来，遥望古城背景
阿尔卑斯山脉雪山之影，
山峦中若隐若现的秋景，
冬天快要来了，倏忽间到
杂货街 *( 号门前，大科
学家忙生计，手拎着炉子
生火的场景，更加激越体
味从伟大到平凡的真谛。

走过东旺沙
黄阿忠

! ! ! !那天去东旺沙时，天
已擦黑。春天的风还有几
分寒意，摇开车门，也顾
不上阴冷。眼前掠过的公
路边上那一排排笔直的杨
树，树杈间还有一个鸟巢，
似乎和我相识，风动枝摇，
仿佛在列行欢迎的作揖。
五十年前，这里叫东

旺沙，也有叫东望沙的，
我们这批知识青年到这里
后，更名为前哨农场。按
地理位置，东旺沙在崇明
岛的最东端，冲积的沙土
往东海推进，不断地扩大
土地面积。
我们的车驶过前哨农

场场部，还有十三连，一
直开到能见到海的大堤。
往东望去，茫茫一片

茅草在风中摇曳，几滩潮
沟积水闪出天光，嵌在滩
涂湿地，一块块泥土疏疏
密密地连接，像是一幅微
型的雕塑版的山水长卷；
滩边一面面旗帜沿堤竖
起，猎猎作响，与滩涂茅

草呼应，自成一派气象。
几年前，这里开辟了一个
东滩湿地公园，接待着从
全国各地来参观旅游的
人，不计其数。
遥想当年，东滩月明

星稀，渔笛声远，鹭起水禽
飞破空；背枪大堤巡逻，钢

芦植满土坡，风过芦花，絮
飘零落，总有诗情悽切留
在心田。而今萧肃之气荡
然无存，滩头小车停了不
少，人群熙然，虽春阴略
有寒意，却也不减游兴。
我们回城了。这里再

也没有围海造田人声鼎沸
的会战；再也不见滩涂挖
泥引水的竞赛。只是留下
那片无际的湿地，给候鸟
栖息，今年来了，飞走了，
明年又飞了回来，保持着
世界祥和的生态环境。

站在我们昔日战天斗
地的十三连去场部那条跨
中心河的桥上，举目四
望，不禁浮想联翩。
五十年前的冬，寒风

凛冽，冰冷刺骨，毫不夸
张，其阴冷的程度超过今
天几倍。那年冬天，我们
一批十六七岁的懵懂青
年、花季女孩被分配到了
这里。我清楚地记得到达
时的情景，那天雨刚过，
道路泥泞，别的不用说，
即便是送我们的解放牌卡
车也连连打滑。卡车是敞
篷的，刺骨的寒风直往身
上钻，好在人多，挤在一
起也有御寒作用，大家随
着车的一路摇晃到了目的
地。十三连就安置在盐碱
地上盖起的几排低矮的草
房间，食堂也是用毛竹、
芦草搭建的。敞篷大卡车
停在泥泞的机耕路边，车
上下来一群稚气未脱的青
年男女，背着铺盖，搭着
包，拎着网线袋，里面装

着脸盆、热水瓶，
大家排着队，三
三两两，好不容
易走到了操场。
连长、指导员给
我们致欢迎词，
随后，把我们一
个个领进原先安
排好的草棚。
我被安排在

第三间。草房是
个统间，大约有
十几个双层铁
床，蓝色的，床
板是铁皮拉成镂
空方格。我找到
了自己的那张，
在上面铺了一层
草编席和棉垫，
算是落户了。连
长、指导员告诉
我们，这里是“军
垦”农场，大队、
小组是用“班”、
“排”、“连”称
呼的，是部队编
制。后来才知
道，这哪是什么部队呀，
不过就这么叫叫罢了。
农场第一晚，我就睡

在了草棚，风从草缝间吹
进来，“唏嘘”直响，风
灌入竹竿的缝隙，发出
“呜呜”的声音。伴着这
犹如和声交响的音乐，我
渐渐睡着了。第二天早上
起来，挂在床头的毛巾冻
僵了，硬邦邦的一块。
风把我带回到前哨农

场。我站在中心河桥上继
续看四周风景，思绪在脑
海里像是回放西洋镜的
“洋片”一般。农场的挖
河挑堤，插秧割稻，棉花
地里锄野草，敲碎硬土种
油菜等劳动场景；以及食
堂打饭，老虎灶泡水，牛
棚镇买肉馒头，中心河里
摸螺蛳，河塘筑堤拷浜捉
鲫鱼，东滩水域围海蜇等
生活片段，像是放电影一
般，一幕幕在眼前掠过。
一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
我们有喜悦，有欢乐，有
笑语；但也有眼泪，有艰

辛，有苦恼。然而，更多
的是“希望”，或许，我
也根本不知道未来是什
么？但是，心里装满了希
望。我想，所有的农场劳
动、生活是一笔无法复制
的财富；所有那个时段生
成的情感、希望是成长不
可缺少的动力。

农场是我踏上社会，
独立生活所筑的第一个
“巢”。在那里，我学会了
坚韧、思考、奋斗；学会了
一切都是要靠自己去改变
的信念。而当飞出了农场
这个“巢”后，去另外筑
“巢”时，这种奋斗、信念就
变成了无穷尽的力量。
通往牛棚镇的泥泞道

已被翻筑柏油马路，这是
我们当年回上海的必经之
道。如今，道路两旁的杉
树已经长得很高了，树梢
上一只鸟巢在风中摇动。
巢中飞出一只鸟，不一会
儿，又飞了回来。我想，
它们正在“巢”中构筑
“理想”和“希望”。


